
清华校友通讯146

怀念师友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萧树铁先生，因

病于2015年12月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

岁。萧树铁先生，1929年12月5日出生，

汉族，湖北黄陂人，中共党员，教授，

博士生导师。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

业，1955年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

1955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1960—1966年

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微分方程教研室主

任，1984年—1995年担任清华大学应用数

学系主任，曾任第四、第五届中国数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CSIAM）首届理事长。

2015年12月11日中午在外面跑步时，

纷繁的思绪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不知为何

好几次想起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原主任萧

树铁教授。回到办公室，这思念又涌上心

头，于是信手在Google 上搜索萧先生。让

我不敢相信，看到的竟是关于萧先生仙逝

深了。世纪聚会之后，由于健在的12级校

友年事日高，会后发行的纪念刊成为12级

的“终刊号”。老爸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母

校，但他通过《清华校友通讯》《西南联

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等刊物，关注清华大

学的发展，关心12级校友的情况。

乙未年是妈妈第八个本历年，不幸的

是2015年4月1日她离开了我们。老爸失去

了相濡以沫68年的老伴，他表面接受这一

现实，但我看出他突然老了许多。更想不

到的是在甲午年刚度过自己第八个本历年

的老爸也在2015年9月12日离开我们。我

和妹妹都是当了几年爷爷和外婆奔七的

人了，但在老爸和老妈面前仍只是个孩

子……

谨以此文怀念敬爱的“清华”老爸和

亲爱的老妈。

怀念敬爱的萧树铁教授
○郑力刚（1982 级硕，数学）

的讣告而且当天就是其遗体告别仪式。悲

哀震惊之余，过去和先生的交往在脑海里

活跃起来。先生的容貌仿佛就在眼前，先

生的教诲如同昨日。

记得第一次和先生接触是1983年的春

天，在系里问了先生一个关于格林函数对

称的问题。时萧先生已从北大回清华近两

年了。清华将刚过五十岁的萧先生从北大

2001 年作者为萧树铁先生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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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来，用意是非常深的。1927 年创建的

清华数学系，到1952 年院系调整，在这

短短的25年里，其成就可以说是真正的灿

烂辉煌。不用提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

和陈省身教授在清华任教，熊庆来、江泽

涵、 段学复、许宝 、庄圻泰、闵嗣鹤

也是一时之选，更难得的是新秀辈出如徐

利治、程民德、吴新谋、万哲先、冯康、

周毓麟。然1952 年的院系调整，给清华

数学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之后又是“反

右”和“文革”十年。1981 年从北大回

清华的萧先生，年富力强，学术上在清华

无人可出其右。更重要的是重建数学系这

一重任，因当时系主任赵访熊先生已七十

多岁了，萧先生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

第二次和先生交往是1984 年3月24日

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我入校刚一年半，

与我同期入校的同学有相当多的人才开始

论文的工作。让我非常高兴的是先生亲自

任答辩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董金柱教授，中国科学院王联研究员，北

京大学黄文灶教授，以及我的导师秦公

（秦元勋教授）和蒲富全教授为委员。答

辩完后，先生宣布我通过答辩，向我祝

贺，并代表清华向秦公特别致以谢意。事

后黄文灶教授对我说，系主任亲任答辩委

员会主任，说明很重视啊!

1984 年的秋季，留校工作的我开始

了第一份教学工作——给大学一年级微积

分课做助教。清华当时教这门课的老师不

下十人，自然为此课做助教的同仁也有十

人之多。出乎意料的是，系主任萧树铁教

授也是助教之一，记得他是给吴洁华老师

做助教。系里当时要求助教必须听主讲老

师的课。让我们去听别人讲的微积分课，

特别是讲的毫无新意的课，这不满的情绪

有时实在难以控制。我们也只好每堂大课

都去，反正总是坐最后一排，看别的书。

主讲老师知道自然是不满，有向系里反映

的，有向我们语重心长地讲述从事教育事

业意义的，还有对我们动之以情讲教课可

以挣多少钱的。然而让我们心服口服的是

先生自己每堂大课都听，而且一个星期至

少四个小时。听一次不难，难的是听一个

学期。1985 年的春季，系里安排我给先

生做助教，课程是数学专业的常微分方

程。一反系里常规，先生告诉我根本不用

去听他讲的课。记忆特别深刻的还有，在

几乎每人一辆自行车的清华，先生却不骑

车。但先生走路却是惊人地快，好几次我

推着车小跑才能和先生并行交谈。

当时国门正慢慢打开，残酷的历史和

现状使得系里年青教师都一心奔海外。这

对系里来说实在是件头痛的事，大部分领

导和老师对此多少是有些看法的。他们认

为我们应该像他们年青的时候一样，一心

扑在教学上。至于出国一事，学校有名额

而且挑上你时，当然是件光荣的事，而且

这样也就可以了。然而在我们看来，时不

我待，等学校的名额实在是一个漫长而且

痛苦的过程。于是大家真正地抛弃了一切

枷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这过程中，

先生对年青人的理解和支持是非常可贵

的，而且以他系主任的身份也是难为的。

以先生的声望、地位和为人，当时找先生

写推荐信的人很多。更让人感动的是先生

为其中的一些人的成绩单签名，这在当时

是要担些风险的。如果你是学校公派，你

尽可以将自己翻译的、自己制成的表格、

自己打印出来的“成绩单”请学校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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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签字。但当你自己办此事时（“自

费公派”或“自费自派”），学校的办事

人员可以以种种理由不给你办或者拖延很

久后再办。先生很是同情大家，我多次听

说他为许多人的成绩单签字。古人言，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时清华和我前后出来

的人，在海外也都生活近三十年了，有多

少人还记得当时先生为他们的成绩单签

字，给他们写推荐信？

1986 年来到海外后，我再一次见到

先生是2001年。当先生要我谈谈自己的生

活和工作时，我告知他在无雪的季节我每

周日跑10 公里，有雪的季节天天滑雪，

更有几乎一日不听莫扎特有如一日不见太

阳之感。先生说不知你这么喜欢音乐，莫

扎特的确很好，然贝多芬的热情奔放有时

实在让人受不了。在快要告别时，我问

先生能不能让我拍一张照片留念（本文

图），先生说当然可以，并很善意地问我

的相机有无自拍的功能。更让我极为感

动的是，当我向先生告别说“学生今后

还会来看望您”，先生亲切地握着我的

手说:“你不是我的学生，因为我没教过

你。你是我的同事。欢迎你今后再来，更

希望你也为学校做些工作。”此言真正让

我汗颜，扪心自问，我有何德何能！ 

记得在清华时，有几次听先生评说时

下的“魏晋名士”。1985年先生在清华组织

主持了国际微分方程大会，我和系里几位

年青教师为大会跑腿。时西德、比利时、

加拿大、美国许多学者都参加了，在国内

先生请了著名学者冯康、秦元勋、吴新谋

教授。我向先生提出是不是应该请新秀北

大的Z 君，先生看着我直摇头说，如果Z君

也请的话，北京城里有一公共汽车的人可

请！同年夏天，我向先生提出想到外地去

听W君的讲座，先生道此君声名狼藉，有什

么可听的！对我们年青人，先生倒是极为

客气，最多只是恨铁不成钢地说，XXX 真

是饭桶！而且语气也是长者的。

2008 年，自己的恩师秦公秦元勋教

授在美国仙逝。百感交集的我以心香之诚

提笔写了《千风万雨都过尽，依旧东南第

一山》长文一篇呈在秦公的灵前，也算是

了却人世间师生的这场情谊。后来将此文

以及怀念董金柱教授一文寄给先生过目。

学生原不想打扰先生，但念及先生和秦公

与董先生的交往，特别是他和董先生在清

华是同学，对他们的为人处事，比学生更

为了解；而学生自量在这拙文底下，尚还

有学生的一片真情，这才将这些文章寄给

先生。先生读完我的文章后，告诉我想起

了《诗经·黍离》一诗：“知我者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学生愚钝，不

敢猜想先生的感慨是什么。学生在清华的

四年，从师秦公，蒲先生，萧先生和董先

生。在相当的意义上，学生是将他们作为

理想化的人看待，并作为自己精神的支

柱的，这些在文中自然有很多流露。2009 

年回清华拜访先生时，先生亲切地提到他

和秦公在1980 年参加由华老（华罗庚教

授）领队的中国数学家代表团访美期间和

秦公的交流了解。

人们谈得最多的应是先生对重建清华

数学系的贡献。从1984年到1995年这11年

期间，他以数学系系主任的身份，对系的

重建和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和影响。我在系

里工作的那两年，可以看到先生的思路：

一是积极培养系内中青年教师，二是引

进优秀人才。1985 年，学校告知系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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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访问学者的名额，先生让苏宁、安

连俊和我去体检及联系海外接受单位。此

举当时在系里引起不少议论，不少人认为

访问学者的机会应该给中老年教师，更有

甚者指责先生任人唯亲，因为我们三人和

先生全是微分方程教研组的。先生的打算

是让我们年青人出去看看世界，但时间不

要太长，然后尽快回来为系里工作。在当

时国家、学校及社会对我们一心想到海外

求学和深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时，先生对

我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是遭受了不少议论

或者批评的。学生日后不止一次对先生当

时在系里给我们这些年青人的支持表示过

诚挚的感激和谢意。

至于重建清华数学系的成就，此事相

当复杂，而且以学生的身份是不应该对此

作任何评价的。以先生的学术修养和眼

光，以先生的领导才能和人格魅力，先生

也许对世事和其结果是有一定的遗憾和无

奈的。在80年代，北大校长丁石孙教授曾

言，若北大十年不出菲尔兹奖获得者就是

北大的失败。当时对此很不理解，及涉世

稍深，方知丁校长的结论是至理之言。人

才的分布是均衡的，世界各地区，各民族

都有天才少年。但这些天才少年日后是否

能成为栋梁，因素却是很多的。清华作为

中国最好的大学，一直是“聚天下英才而

育之”的圣地，其结果至少在院系调整以

前，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结束已近40

年了，40年的大学教育结果众说纷纭。不

必争论的是，中国今日的成就就是这几十

年教育的直接结果。然而大家仿佛还希望

更多，“钱学森之问”就是很好的一例。

2 0 0 1 年 我 拜 访 先 生 时 拍 的 这 张 照

片。清华同学、同事和室友K君看了之

后，很有感慨，给我来邮道：“Look at 

his face, his hair, what he wears, the sofa he 

was sitting, the standing lamp on his back, 

the surrounding, I'm sure you have a similar 

feeling of mine.”是的，余生也晚，如果

说王国维先生不忍看到中华文化的没落

而自去的话（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

词》），那么陈寅恪先生生命的最后二十

年实在是中华文化的最后一首挽歌。在精

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极度贫瘠和荒唐的年

代，自然是不可能产生科学和文化的大师

的。萧先生代表了他们这一代“已渐次埋

藏了破碎的梦、受伤的心和被损害的才

华”（舒婷《悼》）的人的最后的智慧

和尊严。1987 年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数学

家、萧先生的好友钟家庆教授在纽约心脏

病突发去世，在纽约追悼会上，我清华同

事杨君禁不住为钟先生痛哭，哭的是在他

们这一代刚刚看到世界，而且世界也刚看

到他们时，钟先生就走了。萧先生清华的

同学、公认的才子殷涌泉教授更是命运坎

坷。他们这一代人，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

都被荒唐时代毁之殆尽，更不堪回首的是

人格的扭曲，“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

诟”。

在那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萧先生以自

己的良知为清华为青年日夜操劳，真正是

“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对

先生的教诲，学生虽不能“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但至少一直心存感激。在

先生仙逝的今日，回想往事，感慨不已。

三十多年前先生对学生错爱有加，学生时

常铭记在心，不敢有忘。


